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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革篇

引言：在官方与民间之间 宋理宗以前的书

院概述

书院发端于唐而勃兴于宋。作为中国古代一种

重要的教育机构，书院的内涵、性质、功能在不同时

期是有差别的，不同类型的书院也呈现出各自的特

色，不能一概而论。

作为教育场所的书院，起源于士子读书讲学、

家族聚书兴教的传统，同时与官府藏书习尚、禅林

风气等不无关系。它出现在唐末五代官学废弛之

际，算是对国家文教衰微的一种补偿，在局部地区，

甚至代替、承担了原来儒学的职能。这种新型的学

校在早期名称并未统一，除称“书院”外，也有称“书

堂”“、书舍”“、书馆”“、精舍”等。南唐当权者在升元

四年（ ）将白鹿洞学馆办成国学（国庠），这一开先

例的做法，使赵宋朝廷获得了启示。在北宋初年，地

方官学不振，庙学（儒学）远未遍及且正常运转的情

况下，地方政权接收这些或公或私的教育设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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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请朝廷认可。朝廷以颁赐“书院”匾额作为这类新

型教育实体的规范名称，并通过赐经书、拨学田、任

教官等手段将书院置于国家的管理、监控之下。其

著名者，即有白鹿洞、岳麓等“四大书院”的说法。那

时的书院如同唐代以来的庙学一样，既建有教习儒

家经典的学舍，又同时设立供祀孔子及其高弟的祠

庙，构成教学、藏书、祭祀三个空间。自然地，书院就

成为 地方官学，就像应天府另一种形式的儒学

书院直接被官府当作府学来办一样。

）朝廷诏令地方兴然而从庆历四年（ 学以

后，州学很快就遍及全国。书院既非“古制”，在统治

者的心目中，它们显然是一种不必要且重复的教育

设施，或任其自行存灭，或把它改办成州学。如石鼓

书院“以徙为州学而废”，原在涵晖谷书院的宣圣祠

（孔庙）被迁到州学中。这种做法正如南宋洪迈认为

的州学与书院“当合而为一”之意。此后至北宋沦

亡，官方书院湮然无闻。

历经南宋初年的兵乱，地方儒学破败严重，作

为私人讲学场所的书院又兴办起来了。如理学名士

胡安国、胡宏父子创建了文定书堂（院）、碧泉书

院。胡宏还曾写信给丞相秦桧，请求朝廷命地方官

员兴复岳麓书院，自求为山长，领取州县监当官的

廪禄。在恢复遭战乱破坏的州（县）学的同时，个别

地方官也重建了岳麓、石鼓等著名书院，新建了新

田、长芗等书院，这些书院都设有夫子庙（孔庙）。淳

熙十五年（ ，岳麓书院已率先实行以所在地州

学教授兼任山长的做法。可见其时官府仍把书院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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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州（县）儒学一样来办。现在看来，朱熹、陆九渊等

各学派聚徒讲学，起初并未统一标榜其活动场所为

“书院”通名，只是尽可能地利用现成的“书院”这种

介于官方与民间的非正式空间，来传播其学说，在

这方面上以朱 修复熹为最。朱熹在淳熙六年（

了白鹿洞书院后，一再请求朝廷赐额、颁书，承认其

合法地位，建议设置洞主官员，其意也是要使书院

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官学，或以他倡导的教育模式来

取代、改造当时存在的传统的书院和州（县）学。不

过当时朝廷不仅置若罔闻，反而严厉打击、禁止理

学家从事干预政治的活动。

程朱理学在理宗朝（ ）始获得合法地

位，并逐渐成为国家的正统思想，朱熹生前的理想

终于实现了。由于朝廷的倡导，延至宋末，书院遍布

各地，在两浙东西路、江南东西路、福建路、广南东

路等东南地区，基本上每个州（府／军）都拥有一、二

或若干所官办书院，而且州以上 以路，州的政区

下的政区 县，也出现好些官办书院。甚至个别

镇官也创建了书院，如福建泉州的石井书院、兴化

军的涵江书院。尽管朝廷没有明确诏令州县兴建书

院，但地方官顺应潮流，已蔚然成风，许多书院获得

皇帝的赐额肯定。这样一来，官办书院与州县学并

行不悖，互相呼应，一起构成了高层次的地方儒学

教育设施。

《续文献通考》对南宋后期的书院作了概述，然

后归纳出书院的三大形态： 、朝廷承认的官办学

校；、纪念名贤过化的祠堂；、士大夫讲学的处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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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后世的所谓“书院”也基本上不超出这三大

形态。

一宋元潮州的书院（公元 年）

书院制度在各地的普遍实施，始于南宋理宗时

年），朝廷大期（公元 力褒奖宣讲理学的

书院，地方官府遍设书院。声势所及，潮州也在淳祐

三年（ 、九年（ ）分别创办了韩山书院与元

公书院两所州一级的官学：两所书院皆由地方最高

行政长官 知州倡设，与州学并行不悖；书院采用

和州学类似的课程及考试制度，也拥有一份通常以

田地形式出现 山长由的办学基金。书院主持人

州学教授兼任。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潮州早期的书院，不是有

南宋初年的蓝田书庄么？清代雍正、乾隆《揭阳县

志》这样记载：郑国翰，字宁夫，揭阳县蓝田（地名，

明清称为蓝田都）人。他与理学大师朱熹在绍兴十

八年（ ）同榜考中进士，初任莆田县令，后来做到

兵部郎中。他看到南渡后朝廷国事日非，于是申请

告老还乡，在蓝田的飞泉岭（今在丰顺县南）下构筑

书庄，聚集生徒，讲学其中。朱熹游历到揭阳，住在

他家里，和他一起到蓝田书庄，书写“落汉鸣泉”四

个大字标识在亭中，又把四大字镌刻在山岭峻壁

上，留下题名。因郑国翰所居住的地方名叫“澹轩”，

学子称他为澹轩先生。

然而我们在宋代《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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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有关郑国翰的资料，却与旧志大相径庭。郑国翰

在这一年考中第五甲第五十一名进士，和朱熹同

榜，这个没错。问题是该书记录“郑国翰，字良佐，小

名佛先，小字善良，年五十⋯⋯本贯潮州海阳县长

乐乡尚仁里”，字号、里籍都与《揭阳县志》所记不相

符。而嘉靖《潮州府志》只记载郑进士建亭飞泉岭上

以观览胜景，朱熹为亭题上“落汉鸣泉”字样，并不

言及朱熹莅潮和书庄事。所以，有无存在聚徒讲学

的书庄颇值得怀疑。即使当年筑有所谓的“蓝田书

庄”，那也只能算是一个私人读书兼有讲学的处所，

性质接近于唐代士人所谓“书院” 这的读书处所

种性质的读书处所在宋代也有很多，尽管它们不一

定称为“书庄”或“书院”。这与宋元一般意义上的书

院是两码事。所以我们说将蓝田书庄视为潮州早期

的书院，尚乏确凿的证据。

（一）韩山书院

潮州首所书院的诞生

南宋以前，潮州尚未见有书院的记载。有关书

院词典和一些文章认为，潮州最古老的书院是韩山

书院，始建于北宋元祐五年（ ，实在是一个不小

的误会。究其根源，是作者误读了明清方志转录的

过于简略且容易产生歧义的记载。我们以现在能见

到的年代较早的嘉靖《广东通志初稿》（成书于

年）、嘉靖《潮州府志》（成书于 年）的记载为例：

韩山书院：在州城南。宋元祐五年知州事王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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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建为韩文公庙。淳熙六年，知州事丁允元迁于东

山。庆元五年，知州事沈杞复建亭于旧址。淳祐三

年，知州郑良臣改建为祠堂，前为讲堂，列以斋舍。

元至顺间，总 通志》）管王元恭改建为韩山书院。

韩山书院：在城西南。宋元祐五年知州王涤始

建，扁曰“昌黎伯庙”。淳熙十六年，知州丁允元迁于

东山。庆元五年，知州沈杞复建于旧址。淳祐三年，

知州郑良臣改建祠堂、斋舍，课试诸生。元至顺间，

总管王元 府志》）恭改为城南书院。

这两段文字叙述含混不清且前后抵牾。以上记

载，、似乎告诉人们韩山书院始建于元祐五年

，但又指出王涤所建为韩文公（昌黎伯）庙，书

院与纯粹的祠 、丁允元迁址的时间一庙纠缠不清。

说淳熙六 、庆元五年（ ）沈年，一说淳熙十六年。

杞在旧址上重建，一说是亭，另一处无表明，是书

淳祐三年（ ，一说“院，还是庙？ 改建为祠堂”，

一说“改建祠堂、斋舍”，究竟是把旧建筑物改建成

祠堂，还是把祠堂改建成书院？ 、更为离奇的是，一

说至顺间，王元恭改建为韩山书院，另一说改为城

南书院。这样一来，弄得人一头雾水，无所适从。幸

好，从《永乐大典》卷 潮州府”辑录的宋元方志

《三阳志》旧文可解决问题：

《图经志》：韩山书院，在城内西南。《三阳志》：

仿四书院之创，地在州城之南，乃昌黎庙旧址也。淳

熙己酉，丁侯允元迁其庙于水东之韩山，其地遂

三阳图志》：以溪东之山，乃韩公登览之地，手墟。 植木在

焉。昌黎手植橡木，他山所无，土人呼为韩木。庆元己未，沈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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杞即墟创亭曰“盍簪”。）淳祐癸卯，郑侯良臣以韩公有

造于潮，书院独为阙典，相攸旧地而院之。外敞二

门，讲堂中峙，扁曰“城南书庄”，后有堂，扁曰“泰山

斗”，公之祠在焉，旁立天水先生像。翼以两庑，四

辟斋庐⋯⋯山长、堂长位于祠堂之左右，仓廪、庖

湢、井厕靡不毕备。⋯⋯此书院创始之规模也。

这段原始材料讲得非常清楚，韩山书院由郑良

臣创建于淳祐三年（ ，它是在原韩文公（昌黎

伯）庙遗址上新建的，在此之前，潮州并没有书院。

曾楚楠先生在《潮州书院浅议》一文中，对元祐五年

创建书院这一错误说法的辨析细致入微，也认为潮

州有书院，实始于南宋淳祐三年（ 。我们认为，

尽管（韩山）书院与（韩文公）祠庙存在极为密切的

关系，作为祭祀空间的祠庙是书院的主要构成部

分，也能发挥重要的教育作用，但是祠庙的创建时

间绝不能等同于书院创办的时间。人们所熟知的苏

东坡（苏轼）撰写的《潮州韩文公庙碑》及王涤《拙亭

记》，只记述元祐五年把韩庙迁建于州城之南七里，

半点不涉及书院的建置。再从当时全国大兴州、县

学，书院湮然无闻的背景来看，元祐年间创办书院

的说法难于成立。

简言之，潮州有书院，实始于南宋淳祐三年

韩山书院的创办。不过，当时书院并不在今湘

子桥东韩山麓韩山师院址，也不在今城南小学址

其遗址在今潮州市南郊的蔡陇村地名“圣者亭”

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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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末造的兴废

，韩山书院到了咸淳五年（ 投入使用还不

年，基本构架已不堪负荷，摇摇到 欲坠。当时刚好

福清人林式之担任潮州通判兼代理知州事，有一

次，他到书院讲学与祭拜韩公，目睹此种情形，追念

前人业绩，说“：书院这样破败，却没去修葺它，我感

到非常惭愧！”随即以匡扶文教为己任，捐出俸金

两，委任书院堂长林震曾负责修复。修复工程尽管

不大，但正当宋末边疆军事吃紧，后方盗寇扰攘，地

方官府应接不暇的时候，作为地方长官的林式之能

关切文教，实在难得。

至元十五 ，以马发为首留守潮州的南年（

宋地方军事力量，与南下的元朝大军展开了殊死战

斗，加上地方土豪势力的争夺战，潮地遍燃战火。书

院的讲堂、庙宇及附近的亭台被破坏得荡然无存。

这距离上 年！一次重修的时间只有

非常幸 年（运的是，才隔 韩山书院又重

建起来了，并设有一名山长主持工作。一般认为，这

是当时广东宣慰使月的迷失和潮州路总管丁聚在

潮贡献之一桩。虽然当时书院刚刚得到恢复，规模

相对狭窄，配备多有缺乏，但在战乱后社会重创未

愈的情况下，蒙元地方官员恢复书院规制，使潮州

这一重要文教设施得以延续下来，功不可没。

至顺二年（ 夏天，潮州路总管王元恭拓展

了书院的规模，并对其格局作了较大的调整。翌年，

山长陈文子特请当时大儒吴澄撰写《潮州路韩山书

院记》，备述扩建的缘起、经过。扩建后的书院，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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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讲堂、斋舍、厨房、仓库一一具备，宏伟壮观，远

比以前为胜。

元末潮州政局动荡，韩山书院在至正十二年

）再次毁于大火，遗址披满荒草，名存实亡。至

，陈友定政治集团控制了正二十五年（ 福建及

潮州。次年冬，其部属西夏人王翰（那木翰）出任潮

州路总管，着意恢复书院规制，他以书院原址不合

制为由，毁掉城内西南的大隐庵，把书院迁建进

来。王翰在元朝即将灭亡的前夕重建书院，这一举

措在全国是相当罕见的。这件事，有泉州人刘嵩撰

写的《重建韩山书院纪略》为证。

此后直至清初，韩山书院就在今城南小学址

了。于是明初的《潮州府图经志》便记韩山书院“在

城内西南”。我们以为，王翰把书院从城外迁入城

内，除了礼制原因之外，可能是鉴于书院已正式成

为元朝官学之一种，建在城内更为适宜的缘故吧。

（二）元公书院

元公书院创办于南宋淳祐九年（ ，是潮州

知州周梅叟为纪念其先祖 理学创始人周敦颐而

创建的官办书院，遗址在今潮州市上水门内北太平

路东侧一带。

北宋熙宁四年（ ，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周敦

颐以广东转运使的身份巡历至潮州，留有《题大颠

堂》一诗，故潮州也是这位先贤过化之地。一百七十

八年后，他的后人周梅叟任职于潮，正赶上各地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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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书院，宣扬理学的大好形势，为他的先祖建祠致

祭，设书院教养生徒，于公于私，应该说都是顺理成

章。

书院紧靠州学的西面，割用了州学教授办公处

所的一半建成的。工程由州学直学（负责管理学校

钱粮的职员）许希闳主持，规模与韩山书院一样。当

时创办始末，由南恩州（治在今阳江市）知州黄必昌

（晋江人，号洁斋先生）撰写记文，现在碑、文都看不

到了。

宝祐二年（ ）前后，因书院里的祠堂太狭窄，

又逼近行衙，容纳不下前来祭祀行礼的师生，知州

陈炜对书院（祠堂）进行拓宽。对这桩事，当时州学

教授吕大圭作《记》勒石壁上，可惜碑、文也佚失

了。

宋元之际那场空前的兵火，使潮州的庙学与韩

山书院都变成一片瓦砾，惟独元公书院逃过厄运，

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在元初潮州庙学尚未恢复之

时，书院就暂且充当地方的庙学，承担起潮州路学

的职能来。

至元二十九年（ ，广东道肃政廉访使张处

恭巡视潮州路之后，重建了文庙与路学，书院空间

便得以腾出。接着，在路总管陈祐的主持下，很快就

恢复了元公书院的办学。

又过了两年，广东道儒学提举熊炎委托张圭

英、石国珍两位山长负责元公书院的重建工程。修

缮后的元公书院，有祠堂 间， 间，两旁分列讲堂

所斋舍，不仅比原来大为改观，而且比刚刚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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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陋就简的韩山书院要好得多。对此，姚然撰写

的《重修元公书院记》中有翔实的记述。

，潮州路总管王元恭至顺二年（ 在修建韩

山书院的同时，见到元公书院前面被民居挤占，污

秽杂乱，对圣贤有亵渎之嫌，就立即进行清理，用粉

墙把书院围起来，改造两廊，装饰正堂，美轮美奂。

直至明初，书院尚存。《潮州府图经志》记元公

书院“在太平桥东隆文坊边”，仍然是原来的院址。

可是到后来，这所书院就渐渐变成单纯保留祭祀功

能的祠庙了。

（三）京山书院（舍）

南宋末年潮州除了韩山、元公二所官办书院

外，现在我们还知道另有一所由地方进士胡申甫创

办的私立书院，叫京山书舍或京山书院。

该书院旧志缺载，仅赖林希逸《潮州海阳县京

山书舍记》的记录为证，书院遗址今已不可考。按

《记》文记载，书院 ，为私家独建于咸淳四年（

创，格局严整，规模浩大，配置齐全，丝毫不比官办

书院逊色。难怪林希逸把它誉为“南州奇观”，又说

“京山之名，媲美衡（指石鼓书院）鹿（指白鹿洞书

院）”，这恐怕更多是出于一种激励吧。奇怪的是，像

这样一所大规模的书院，方志却没能留下关于它的

片言只语，就连它的创办人胡申甫，也未能在地方

文献中见到其任何信息。这些问题只能留在以后再

寻求解答。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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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得全书院

始创于南宋的韩山、元公两所官办书院，进入

元代后，一直都在延续运转着。到了元代后期，潮州

路又多了一所官办的得全书院。

得全书院是在得全堂（祠堂）的基础上发展来

的。书院遗址在今潮州市西平路南段以西。原来，宋

代名臣赵鼎遭秦桧迫害，在绍兴十年（ ）被贬逐，

安置潮州。他在潮临时居住的屋子称为得全堂，后

来为纪念其忠义气节，潮州的官员、民众在该遗址

立祠祭祀。淳祐六年（ ，知州陈圭曾重修祠堂，

并下拨田地租金，作为供奉香灯之用。宋朝灭亡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祠堂就渐渐荒废了。

到了元朝末年，赵鼎的六世孙赵继清来潮州当

推官，把原来的得全堂扩建成正式的书院。在至正

，他请当时的大文豪二年（ 欧阳玄写了《得全书

院记》。记文说，赵继清请求朝廷外派他到潮州当

官，其目的本来就是要恢复得全堂，弘扬他先祖的

精神。于是，他到潮州不久，就拿出一笔职位津贴，

在原址上将祠堂扩建成一所配备齐全的书院：有孔

夫子的燕居室、供祀赵鼎的祠堂、讲堂、门楼、围墙

等。赵继清希望这所书院能给聪颖好学的潮州士子

提供一个读书的好去处。遗憾的是，元朝灭亡后，进

入明朝，书院却没得到官方的维修与看顾，很快就

荒废了。嘉靖《潮州府志》说它已荒废很久了，往后

再也没有获得重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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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代潮州 年）的书院（公元

明太祖时，沿袭元朝典故，恢复了山东曲阜（孔

子 名，家乡）的洙泗、尼山两所书院，并各设山长

这是人所熟知的。个别地方如福建漳州府在洪武年

年）官间（公元 民共同新建了芗江等

所书院，这也属非常特殊的例子。我们更多地看到

书院消沉、荒废的种种事实。有些明代方志记载，先

是朝廷把全国各地书院的山长改为训导，接着又革

罢训导，将书院的学生都归并到县儒学中来；又说

洪武初年，书院就不再设立教官，于是书院就日渐

颓废了。

在政策的干预下，明初有部分书院被改办成府

（州）学、县学、社学，或是归并到以上各级儒学中

去；也有部分书院被地方官府保留下合乎规范的祭

祀职能，而抛弃了实质性的教学活动；当然有很多

书院自然荒废了。正统九年（ ，皇帝在诏书中，

命把生徒学习的处所改为书院，似乎给后来书院的

复兴带来一道曙光。果然，正德、嘉靖年间，讲学之

风大兴，书院遍布全国。总之，书院允许存在，但不

作为独立教育实体正式纳入官学系统，一如明代人

沈德符所言“，本朝旧无额设明例”。

（一）明代前期（公元 年）

宋元以来的韩山、元公两所书院到明初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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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田产似乎也未被接收转移。后来，这两所书

院却有不同的命运。

韩山书院在永乐年间得到维修，并增添地方名

潮州知府王宦的祭祀。正统三年（ 源又整修了

书院前面的亭榭。我们虽然难于判断那时书院是否

在开展教学活动，但可确信书院未曾荒废过，显然

存在另一种 祭祀仪式。天顺七意义的教育活动

，参政龚毅买地拓宽书院格局；到了弘年（ 治十

，潮州府同知车份购年（ 买民地扩建书院的讲

堂、斋舍，增添名宦、乡贤的祭祀位。这表明至迟到

这时候，韩山书院必有定期或不定期的讲学（宣讲）

活动，这与正统九年（ ）以后，政府重新重视书院

教育功能的步调是一致的。

元公书院，也称濂溪祠（元公祠、周子祠）。在正

）和成统二年（ 化年间（ ）分别有过两

次重要的修 位先生，建，仍旧祭祀宋朝周敦颐等

可能已没有实质的教学活动。一说到了弘治六年

，因旧址被占用，该书院（祠）迁到城外三利溪

亭去了。又一说在嘉靖末年，该祠被搬上金山

事实上，可是金山顶早在正统元年（ 之前几十

年已有濂溪祠（据金山石刻），莫不是两祠合为一

祠？总之不 ，潮州知府管如何，嘉靖二十四年（

郭春震为其书写匾额“濂溪祠”，这意味着元公书院

已完全变成仅存祭祀的祠庙，于是在方志里，它不

再与韩山书院并列在“学校”条目中，而是归属到

“祠庙”部分去。

天顺年间（约在 年或稍后 潮州知府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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瑄、在城北金山上创建了一所新书院，称为玉华书

院，可惜的是其具体情形不得而知。

（ 年）二）明代中期（公元

无论从全国范围看，还是着眼于潮州地区，这

个时期都是明代书院最具学术活力的黄金时期。正

）前后，白沙（陈德（ 献章）学说开始传入

潮州，随后又风行阳明（王守仁）心学，培植了一批

潮籍弟子，最终形成了一个以薛侃为代表的“潮州

王门学派”，对本土的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此期

间，潮州书院异彩纷呈，生机盎然。

新兴的带有学派性质的山林书院或精舍

正德八至十二年（ ）间，杨骥在韩江

东岸创建玉林精舍（也称东津精舍），与其弟杨鸾、

友人陈明德等人一同修习学问，只是当时研讨的知

识是带有白沙学说色彩的。地方士子薛侃在正德九

年（ ，到南京投身于王阳明门下，问学 年；他

于正德十二年（ ）考上进士后，又追随老师到了

赣州，一住也是 年。他对乃师的服 恪膺及对师说

守之深，为众人所公认。从正德十二年起至十五年

，在薛侃的带引下，杨氏兄弟与陈明德

改弦易辙，相继转奉阳明学说，笃信“合一之旨”。他

们积极创办书院、精舍，宣讲讨论，不遗余力地在本

土传播阳明学说。

金山玉华书院（即北山精舍）：是杨骥、杨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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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与陈明德聚徒讲学的重要地方，他们彼此往来

讨论，揭开了王（阳明）学占据岭东学术阵地的序

幕。

）中离书院：是薛侃与其弟薛侨、侄薛宗铠在

桑浦山麓修辟的岩洞书院，他们每天总是和士友们

讲说个不停，消息传到邻近几个省，好多志同道合

的读书人遂慕名而来，简直到了容纳不下的地步，

盛况空前！

南溪精舍：在县城南面，榕江水边，由揭阳

县乡绅林继业创建。薛侃、杨琠等乡贤都曾在此讲

学。

）太极精舍：在海阳县辟望村陈明德的居处，

有许多宦游至潮的名士都造庐请教于陈氏。

这些书院和精舍俨然成为当时潮州地区的学

术中心。

阳明心学风行全国的结果，遂使官民合建的书

院大量出现。嘉靖十年（ ，由薛侃倡议，乡绅请

示巡抚建宗山书院（即怀惠祠），用来祭祀阳明先

生，并创设讲堂、经楼、书舍作为士子讲习之所。地

方官员又拨款购置院产，春秋两季还派遣有关官员

主持祭祀仪式。

作为儒学辅助机构的官办韩山书院

正德、嘉靖年间，韩山书院屡次得到官府的整

修，又重焕生机。尤其在嘉靖七年（ ，经被贬为

海阳县教谕、名臣陈察的请求，潮州两任知府相继

修葺祠宇，清复被占田产，新建讲堂 “原道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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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辟斋舍，聚纳众士子。这样看来，老牌的韩山书院

仍是地方儒学（府、县学）的重要补充与辅助机构。

以祭祀为主的祠庙（生祠）书院

弘治、正德年间，地方士民为海阳县知县金谧

（弘治十八年始任）建造了义安书院，这是现在知道

的潮州地区最早的一所纪念在任官员的生祠书

院。建于嘉靖十二年 ）纪念海阳教谕陈察的虞（

山书院虽也属生祠，然而，我们又看到，该书院不仅

为供祀之地，同时又有不定形式的讲习活动，是士

子们聚会勉学的好去处。正如下面所讲到的，明末

清初的许多生祠书院都存在这种情况，祭祀仪式和

教学活动确实难以截然分开。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潮州书院数目开始增

加，属性渐趋复杂，地理分布也悄悄地发生变化，宋

元以来官办的类似府（州）学、县学的书院，与官民

公建的生祠书院依然集中在政区的中心 府城，

而迅速勃兴的学派讲学式书院则大多散布于城郊

或远离城镇的山林中。

（三）明代后期（公元 年）

嘉靖中叶以后，讲习阳明心学的书院或精舍在

本地区日渐式微。先是学派的中坚人物杨骥兄弟、

陈明德、薛侃相继去世，许多读书人宦游在外，书院

骤然冷清下来。还有就是这里士人的学术思想已出

现分化变异，阳明心学受到批评，山林精舍也就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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